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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牌紮作
保留傳統嘗試求變

今年初，有逾六十年花牌紮作經驗的李翠蘭在一個展覽中展出榮休前最後一個全人手製作的花牌。在
她眼中，花牌紮作技藝雖被香港特區政府納入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之內，但因都市建設，令可以擺放
大型花牌的空間愈發收窄，而近年社交媒體崛起，人們已不再需要借助花牌來發布消息，再加上傳統節慶
活動逐漸衰落，都令本港花牌紮作的發展漸趨式微。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在一個細雨霏霏的上午，記者來到位於
元朗的 「李炎記」花店，專訪了該店花牌紮
作的第二代傳人李翠蘭和第三代接班人黎俊
霖。

一九五四年，李翠蘭父親李炎創立了這
家老字號花牌店，當時小學畢業的李翠蘭便
跟隨父親學習製作花牌，至今已逾六十載。

「過去的香港，花牌是一種向別人發布
消息的告示。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是花
牌的全盛期，當時無論大型節日、開張誌慶
，抑或喜慶婚嫁、喬遷之喜，一個十分惹人
注目的大花牌可謂必不可少。」李翠蘭說：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當時人

們有多餘財力向花店訂購花牌，市場一片蓬
勃。」

曾幾何時，香港灣仔、九龍彌敦道一帶
等鬧市皆可見到慶祝大公司開張誌慶的花牌
，但時移世易，李翠蘭表示，現今境況已大
不如前： 「如今市區並非完全沒有擺放花牌
，只是比較少，多出現在大型節慶之時。原
因是市區租金上漲，人們越來越沒有多餘空
間展示花牌。加上如今在市區懸掛一個大型
花牌，須經有關部門批准，申請手續又相當
繁瑣，只得作罷。」

李翠蘭續說，當年製作花牌的花店遍布
港九新界，但時過境遷，目前仍堅持製作大
型花牌的花店，數來數去，全港也不過四、
五家，且大多數都在新界。

擔心傳承出現困難
在新界地區，花牌業也是好景不常。
李翠蘭猶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整個元朗近二、三十條村的節慶、喜宴、店
舖開張時展示的花牌皆出自李家的花牌店。
然而，隨着政府建元朗新市鎮，昔日的村屋
被高樓大廈替代，令李翠蘭的花牌店大受衝
擊，李翠蘭慨嘆道： 「上世紀八十年代，本
港花牌業開始沒落，當時村屋銳減，加上人
們不再於室外擺酒，轉而在酒樓擺酒，致使
本地花牌業逐漸萎縮。再加上，以前的店舖
，做的都是數十年的街坊生意，店家會訂購
花牌以吸引街坊。但現在的店舖，租約時間
短，往往幾個月就會轉讓他人；加上現今世
代，互聯網興起，宣傳方法越來越多，令花

牌原本的宣傳作用大大削弱。」
社會對花牌的需求減弱，導致本港花牌

業萎縮，此為不爭的事實。畢竟，花牌紮作
是本港傳統的手工藝，已獲列入香港首份非
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之內，值得我們珍視和保
留，但李翠蘭指出，花牌製作非常辛苦，擔
心傳承會出現困難。

「其實，製
作花牌亦非外界
想像那般簡單。
」李翠蘭拿着手
中一個正在製作
的花牌介紹： 「
紮作一個花牌，
需要寫大字、摺
花、製作配件、
上棚等多種技能
。我們會用到剪
刀、竹籤、色紙
及油掃等多種工
具。」之後，李
翠蘭開始進行為
花牌龍頭點睛的
工序，邊以油漆
描畫花牌上的龍
眼，邊向記者說
： 「製作一個花
牌，從寫字、上花
，一筆一畫，都需
全神貫注，比如
花牌上的花，完
全靠人手貼上去
，還要講究兩側對稱。」

蘊含多種工藝精髓
製作工序已經繁複，還要看天行事，李

翠蘭續說： 「花牌大多放在室外，日曬雨淋
，如何令它不受天氣影響，這也是一門學問
。」她指着其中一個花牌圖紙道： 「兒時，
待父親寫好字後，我再寫多次，然後黐上棉
花造字。」棉花造字可謂花牌傳統，近年李
翠蘭於本地遍尋製作花牌的專用棉花而不獲
，無奈只有用油漆直接在花牌上寫字，以代
替棉花造字。

兩年前，李翠蘭因身體狀況無法繼續經
營花牌店，其家族新一代年輕人又不願接手
，結果，接班花牌店的是兩位自小在圍村長
大的年輕人──八○後的黎俊霖和九○後的
李嘉偉，他們原為搭棚師傅，對花牌文化耳
濡目染。黎俊霖表示，接手這家老字號花牌
製作店，除了是被李翠蘭對傳承父業的情意

，以及對花牌紮作技藝的執著打動之外，亦
是想令這一傳統民俗薪火相傳。

對於李翠蘭表示 「花牌製作非常辛苦」
、 「非外界想像那般簡單」，黎俊霖深有同
感： 「雖然我已跟李師傅學了兩年，但若要
我全人手製作一個花牌，仍是未夠班。」他
認為，製作一個花牌，除了紙紮、摺花、上
棚等工序外，花牌上的大字，也是至關重要
： 「最難學習的就是學寫花牌上的大字，如
何寫得好看，這道工序非常考功夫。我以前
以為學習花牌製作不太複雜，可是真到入了
行，才發現製作花牌並非一朝一夕可學到的

手工藝，其中蘊含很多中國傳統手工藝精髓
。」

黎俊霖告訴記者，當今社會，人們喜歡
追求一個 「快」字，而製作花牌需要耐心和
時間，因此對於李翠蘭擔心的傳承問題，他
認為不無道理： 「據我所知，如今已越來越
少製作花牌的手藝師傅，本港其餘花牌店也

是老人家在苦苦
支撐，現在，想
請一位懂得畫 『
龍柱』上的龍的
師傅都沒有。」

除了傳承問
題之外，面對現
今本港花牌業的
萎縮，黎俊霖也
有一番見解： 「
花牌多用於香港
傳統節慶，但隨
着傳統節慶的沒
落，花牌也會受
到影響。」他以
香港潮人盂蘭勝
會為例作出解釋
： 「現在，籌辦
潮人盂蘭勝會的
機構也大幅度減
少，他們對花牌
的需求就會減弱
。」

今時今日，
互聯網衝擊着各

行各業，改變着人們的觀念，也影響了花牌
紮作業的生存空間， 「過去，花牌有着廣而
告之的功用，譬如誰家有喬遷、嫁娶之事，
遠道而來的客人通過一個大花牌就知道主人
家發生的事情，而今人們用Facebook等社交
平台，即可起到傳播消息的功效，便不再需
要花牌了。」黎俊霖道。

適應時代變藝術品
為了適應互聯網時代，黎俊霖也為花牌

店開設了Facebook專頁。而在花牌製作方面
，黎俊霖也進行了改變，諸如製作小型、可

放於室內的花牌，他指着店內一個小型的 「
鳳頭」（位於花牌最頂部位置）對記者道：
「這個 『鳳頭』相較傳統花牌 『鳳頭』尺寸

，縮小了一倍有餘，這樣的花牌，即使放在
空間不大的室內也並非不可能。」黎俊霖又
嘗試用電腦打印花牌字，他解釋道： 「傳統
花牌師傅會使用油漆寫花牌上的字，但這樣
做就需要時間晾乾這些文字，以前一個花牌
師傅製作一個花牌需時兩至三個星期，但現
在的都市人，早已沒有等待的耐心，為了節
省工時，我們現在也會採用電腦將花牌上的
字打印出來。」

不過，黎俊霖承認，以現代手法製作花
牌，雖為創新，卻也是無奈之舉： 「過去，
花牌師傅們手工書寫的花牌字，較用電腦打
印出來的花牌字要生動得多，或許很多人會
說，機器可以替代人手，但無論機械製造如
何發達，都替代不了傳統的民間手工藝。」

今年二月，於銅鑼灣舉行的一個展覽中
，展出了由李翠蘭及其兄李志海偕黎俊霖和
李嘉偉搭成的長三十三米、高八米的三面花
牌，黎俊霖道： 「將花牌變作藝術品進行展
出，此舉不失為一個推廣本地花牌紮作的好
辦法。」

記者在想，面對城市變遷，人們或許不
再需要花牌，花牌失去了往日的社會功能，
將其做成藝術品進行展示也未嘗不是一個好
的傳承辦法。黎俊霖說： 「未來，我們不排
除在花牌上增添創新元素，但現階段，我們
仍以保存花牌的傳統文化為最大目的。」他
又希望，將來可通過不同媒介，讓更多人認
識花牌的真正價值，以及跟香港這座城市的
關聯。

訪問結束前，記者問他會否擔心花牌這
一行業走向沒落，黎俊霖無奈道： 「擔心也
擔心不來，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事實。若花
牌完全淹沒在城市建設當中，香港便失去了
這種民間技藝。花牌紮作屬本地產物，是香
港人的集體回憶，更是一個時代興衰的見證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香港還有這樣一種值
得本地人驕傲的民間手工藝。」離開花牌店
時，雨未停，記者回望屹立風雨中的花牌店
招牌，它是如此寂寥，等待着被這座城市再
次 「喚醒」。 （全文完）

▲本地圍村為慶祝節慶而搭建的花牌 黎俊霖供圖

▲花牌店內陳列了上世紀不同年代的花牌照片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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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蘭小學畢業後便隨父親學習製作花牌，至今已有
逾六十年經驗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黎俊霖希望更多人認識花牌的真正價值，以及跟香港
這座城市的關聯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李翠蘭向記者即場示範為花牌上的龍頭點
睛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這個縮小了一倍多的 「鳳頭」，可放在空間不大的室內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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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後記：
本次專題探討香港潮人盂蘭勝

會、本港客家山歌、花牌紮作三個
項目，這三者的共同點在於，都因
時代變遷、城市發展，以及人們生
活習慣和觀念的變化，而逐漸走向
式微。其實，從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可看到街坊之間互相幫助的社區
文化與中國人慎終追遠的傳統美德
；從本港客家山歌，可看到一班耄
耋老人對即將失傳民歌的堅守；從
本港花牌紮作技藝，可看手工藝人
對傳統匠人精神的執著。記者從
他們身上看到了竭力保留傳統、
希望把優良文化傳承下去的精神
，亦從這三項本地非物質文化遺
產之中，看到了這座城市的歷史
與變遷。


